
带上一把手枪，一箱子弹，穿越回冷兵器时代建功立业，

不知多少人有过这样的梦想，不少以此为题材的网络小说长

盛不衰。

不过，适应真正的穿越需要极高的技术含量。即使忽略

掉皇阿玛戴手表、汉朝的椅子、唐朝的西红柿等细节，穿越更

大的问题其实是语言——你们互相听不懂对方的口音。

残酷的事实是：穿越到清朝当格格贝勒贵妃，勉强能够圆

梦；穿越回元明，古人多半会觉得你口音怪异，但还能大致听

懂；穿越到唐朝以前就比较惨——运气好点会被当作东国来

客，由鸿胪寺接待后送去学习汉语，运气差的，也许会被当作

外国奸细处理。

一些人会想，那用文言文不就解决了？

这倒是个方案，不过很难操作——地道的文言文远非当

下受过一般古文教育的中国人能写出，古人平常更不会用文

言文说话。哪怕完美习得了文言的语法词汇，也只能和小部

分人笔谈，还是与外国来客无异。

更有甚者以为粤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是现代最接近古汉语

的方言。所以只要用粤语，那么和古人对话时就能畅通无阻了。

那么，古人的读音究竟是怎样的？讲粤语真的就可以和

古人“无缝衔接”了？

和现代一样，古代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语音差别。唐朝

时，广东还属于中原人眼中的“蛮荒”地区，韩愈被贬至潮州时

绝望到写出了“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诗句。

它和其他地区，特别是“高大上”的中原口音存在着显著差别。

当时真正地位崇高的语音，一向是中原读书人的口音，尤

其是洛阳一带的口音。

东晋永嘉南渡后，士大夫诵读的口音被称为洛生咏，备受

推崇。《颜氏家训》中谈及语音时称：“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

耳。”唐宋时期，洛阳读书人的发音仍然有极高的地位。北宋

寇准和丁谓一次谈及语音，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准说

“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谓则说“不然，四方皆有方言，唯读

书人然后为正”。到了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仍有“中原

唯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的说法。

但是即使粤语不是唐朝官话，相对于北方官话，粤语仍真

实地保留了不少中原旧音。中唐以后，北方陷入长期战乱，汉

语由中古汉语转换为近古汉语，唐懿宗时胡曾作《戏妻族语不

正》一诗，其内容就生动反映了当时的语音变化。此时，偏居

一隅的岭南却很少受到北方发生的音变影响。

宋元明清四朝，北方语音变化愈厉，相对而言，岭南地区更

加安定，语言的保守性愈加突出。经济上的发展，更令曾经的“蛮

荒之地”挺起了腰杆，尤其是广州的发展水平逐渐超越了中原地

区，岭南人的文化自信逐渐提高，并自视为古中原的继承者。

与粤语对中原语音的继承相比，北方汉语则被认为因为

胡化而丢失了自己的传统。

想要无缝穿越回唐朝，能讲一口流利的粤语恐怕也没有

什么用。不过我的这本小书倒是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些音韵学

知识，告诉大家古往今来无以计数的语言中有过多少让人眼

花缭乱、忍俊不禁的趣事，以及如果有朝一日你真的穿过了某

个虫洞或者一梦醒来惊觉时空错乱，发现自己身处唐宋元明

清，虽然你可能还是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毕竟这需要掌握

大量的音韵学知识并接受长久的专门训练），但如果你以前是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话，那么以后可谓是能死得明白了！

节选自《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有删节，标

题为编者加

穿越到古代
你听不懂古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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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子宁 这一天我重回老厂。

老厂在城市边缘，是个化工企业，有 2000 多人。我在那

里工作了三十来年，离开它有三十多年，算起来有六十年多，

竟魂系梦牵地又来到老厂。

呵！变化不小，老旧的门楼已换成了不锈钢的护栏，低矮

的厂房已变成了恢宏的工区，传达室的老头不见了，立在我面

前的是一个年轻的门卫。我被挡在厂门外，他说，干什么的。

我说，我回厂看看，我是这里的老职工。门卫对我上下打量了

一下，问，你知道厂长叫什么吗？我说，原来的厂长不在了，现

在的不知道，但我知道厂里有个叫301的工段，我是原来的工

段长，想去工段看看。这个工段在这个厂里是有点名气的，曾

经是个事故频发工段，后来被我和同事们打理成了市里的安

全生产先进集体，我作为先进集体的代表当年还被邀请参加

了国庆观礼。

是老工段长来了，门卫放我进去了。我沿着曾是泥泞小

路现今已是宽阔整洁的水泥大道，径直走到那个工段。

这时看见有 10 来个人在前面向工段走去，有男有女，提

包携袋的，其中有个中年女士看上去面熟，哦！是那个叫娥的

小妮子嘛。只见她上身穿一件淡青色的便装，下面是一条咖

啡色的过膝筒裙，脚上一双半高女式便鞋，头上挽个髻，简朴

而不失优雅。她陪着那些人，走进了工段。

我想起来了这小妮子是我的徒弟，那时她还只有 18 岁，

和从街道分配来的10多个男女小青年，进厂当学徒。她还是

个抵父职的，被安排在我的工段，师父师父叫得很甜，手脚也

勤快，有上进性，因她是抵职进来，我照顾她到化验室工作，这

个工段因危险性较大，是单独设置的，单层的框架结构用房，

划有生产、化验、休息的隔间。一次，小妮子在烧瓶上蒸馏成

品液时，竟然发生瓶裂燃烧事故，她被烧伤了双手，大家把她

及时送医，总算还好，但后来也留下了几块小疤痕。我是有点

自责，没有把她管好。

这时我也走进了工段，他们一行人正对着刚安装好的新

设备，新工艺，在指指点点的研讨。小妮子一回头，看到了我，

先是一愣，接着是一惊，她认出我了，快步向我走来，拉着我的

手说，师父您怎么来了，我说，我是腾云驾雾来的。她扑哧一

笑说，师父你又开玩笑了。我问你们在干嘛，她说在验收设

备，我就走上前去看了看。

设备台上几只反应锅都是新的，管道纵横交错，旁边的仪

表板上闪烁着红红绿绿的光点。我说妮子，你们一定要把安

全放在第一位，当年五百立升的搅拌桨装进一千立升的反应

锅，热水浴温错装成蒸汽浴温，结果造成搅拌滞后，加热失控，

物料突然激烈反应，发生了爆炸，锅盖冲出屋顶，甩落在围墙

外的农地上，不幸有人员伤亡，其中一个就是你爹于飞，这教

训惨痛啊！当时我正在另一个工序，逃过一劫，也被飞来的一

只阀门砸伤了小腿。

说到这儿，小妮子也黯然神伤起来，她说，师父现在我们

会仔细的，工艺上也是计算机控制，自动化操作，有险情会及

时报警。我说，还是要仔细再仔细，不能再出事故。这个厂前

前后后也因工伤死去十多个人了，医生有庸医，工技也有庸技

的，有的人是有血债的。小妮子拿出手机一拨弄唤来了她的

办公室主任，哟！原来是“小棕绷”。

“小棕绷”也是我的徒弟，40多岁，穿了一身得体的工装，

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连呼师父好，难得难得。这个“小棕绷”也

是个苦孩子，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沿街吆喝“修棕绷”，

进厂后，冷不丁也会吼一声“修棕绷”，人有点调皮，我问他为

啥要喊“修棕绷”，他说喉咙痒，喊一声舒服些，这也是一种习

惯成自然吧。

那时有的人不看好他，我说那就到我的工段来，那次小妮

子出事故，第一个冲进去抢救的竟是他，当时就有人说这个

“小棕绷”看不出，还蛮勇敢的，后来大家就都昵称他“小棕绷”

了。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小棕绷”你干得不错呢，当了办公室

主任。他乐呼呼地说，我是给妮子打工，噢，是给于厂长打工，

我这才知小妮子已是这家大型企业的厂长了。小妮子盯了

“小棕绷”一眼，说，你把师父请到厂长室去休息一下，中午我

们一起吃顿饭聊聊。我连连说不麻烦了，你们各自忙，我这就

回去，重回老厂看看，也安心了。

小妮子有点怅怅，但她善解人意，也知道我的脾气，就不

强留了，嘱咐“小棕绷”派个车，把我送回家。她送到工段门

口，拉着我的手说，师父再见，有空常来。我说，好的好的。“小

棕绷”陪我走到办公楼门口，见一辆小轿车已停在那儿，他扶

我上车，不知怎的，我竟一脚滑空，一惊，醒了，原来我是做了

个梦，是梦回老厂。

重回老厂
忆往

吴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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